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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雷锋!复活"

秦晓鹰

! ! ! !几年前，我曾想写一电影剧本，片名
就叫《假如雷锋“复活”》。听上去虽有几
分荒诞，但细细琢磨，却觉得此剧必有极
丰满厚重的内涵。现在“穿越剧”在中国
内地颇为时兴，这不同样是一部极有穿越
感又令人浮想联翩的电影吗？
朋友，现在就请你尽情地展开想象的

翅膀，设想一下，如果这位 !"年前的殁
者一旦复活将会怎样面对、怎样理解今天
的中国吧！
这个“雷锋”尽管复活了，但因为生

命永远定格在 #$岁，定格在 %&'$年，所
以“年轻”的他会首先吃惊于他的“身后
事”。他看见，一群六十多岁的老人向他
涌来，并且告诉他，他们就是当年围坐在
这位少先队辅导员身边的孩子！头发斑白
的“红领巾”早已没有当年的天真烂漫，
却依然含着泪水在念叨：“雷锋叔叔，你
回来了！”

“雷锋”一定会去北京的天安门广
场，一定会在广场中心的纪念堂里默默垂
泪。他绝没有想到，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
们会为他这个普通一兵，写下那么多铿锵
有力热情四溢的话语。
作为汽车兵的“雷锋”太爱车了。但

他从没有去过车市，更没有见过车展和车
模。如今，他在各种型号、叫得上品牌和叫
不上名字的汽车面前，久久地站立，唏嘘不
已。他甚至会爬上最新出厂的“大解放”一
试身手，大呼过瘾。
绿野平畴的大地，香飘四季的果园，栉

比鳞次的楼宇，横贯东西穿越南北的
铁路公路……对这位 !(年前离世的
普通士兵来说，今天的祖国和家乡，
让他感到陌生，也让他在惊愕中感到
欣喜异常。而更使他血脉贲张的则是
那些活跃在城乡各个角落的的志愿者们。而
且这些由成千上万个好人组成的道德方阵，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雷锋。
复活的“雷锋”没有见过琳琅满目的超

市、没有见过如此色彩纷呈的时尚广告，没
有听过那么多激情坦直的爱的表白，也没有
见过那么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的人。他
很快就明白了，在今天的中国，像他这样的
“年轻人”再也不用羞怯于对美的追求，再

也不用自责于对爱的渴望。他可以大大方方
地把自己喜欢的皮茄克、手表穿戴起来，把
皮鞋擦擦亮，甚至邀请心仪的人去湖上泛
舟。“雷锋”那张人们熟悉的笑脸，也会因
为抹去了对模范人物“摆拍”的痕迹，而变
得更加纯朴、透明和灿烂。

然而，复活了的“雷锋”并不总是微
笑。他的目光也会闪出严峻，他的表情也会
露出凝重。因为他看见了在繁华喧嚣的都市
中还有衣衫破旧的拾荒人和乞讨者，看见了
蜗居在低矮房舍里的空巢者和无助者，看见

了在大山深处简陋的学校和昏暗的教
室，看见了因为天灾人祸疾病而返贫
而解体的家庭，看见了龟裂的土地和
庄稼，看见了一掷千金的奢华与挥
霍，也看见了某些人的强横暴虐和卑

劣的堕落。
人们当然明白：雷锋的复活仅是戏言。

但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困难，奋斗就应
该活着；只要还有冷漠，热情就应该活着；
只要还有冤屈，公正就应该活着；只要还有
疾苦，善良就应该活着；只要还有忧郁，乐
观就应该活着。因此，我相信：雷锋，这位
全中国老人的孩子、全中国孩子的大哥哥，
全中国男人女人的好兄弟，将会永远活着！

找回久违的街坊情谊
虞 颖

! ! ! !一年前，我定居在一座老式的高层住
宅里，这里多数居民是老年人。
这天我晾在阳台外的衣服不小心落入

了楼下的花架子。我便去敲楼下邻居的门。
开门的是位老伯，看上去有七十来岁。他热
情地让我坐在客厅等。我随意打量了一下
室内，发现桌上放着针线，还有一件待修补
的衣服。老伯伯取了衣服递给我，我向他致
谢后随口说道：“师傅你眼力还蛮好的啊，
还能自己缝衣服。”老伯笑了笑说：“我的眼
睛早就老花了，一个人住没办法。小姑娘正
好请你帮我穿根针。”听老伯这么说，我便
穿针引线，顺手帮他修补开线的衣服。临走
的时候，我跟老伯说，我就住在楼上，以后
还有什么需要修补的尽管找我好了。
又一个周末，楼下的老伯伯还真带了

两件需要缝纫的衣服来找我。我请他进来
小坐，两个人边聊边缝。老伯告诉我：这两
件衣服是楼里其他老人的，他们的儿女也
不在身边。老年人的眼力不济，穿根针就要
花很长时间。有时只能拿到外面的裁缝店

去，既麻烦又费钱。
听老伯这么说，我灵光一闪有了个想法：

我平时挺喜欢女红，常以绣花裁衣为乐。与其
闲来无事做着玩，不如学习雷锋助人为乐的
精神，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身边的老年人做
些缝缝补补的小事。于是我跟老伯说了我的
想法。老伯听了很是高兴。他和楼里的很多人

都是十几年的老邻居了，他知道有好几户人
家都是独居老人。
只是我虽有了做好事的想法，但却不知

该从哪里做起，空有一番热情。还是热情的邻
居老伯先帮助了我。他将我想要帮独居老人
们缝缝补补的想法告诉了我们所住大楼的楼
组长。楼组长本来就是热心人，她立刻就帮我
筹划起来。

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通过老伯和

楼组长的联系安排，我们大楼的“学雷锋缝纫
小组”正式成立。邻居老伯自告奋勇做宣传
员，很快就让大楼里的老人们都知道了我们
免费缝补衣服的服务。楼组长则请几位保安
师傅帮忙做联络员，平时老人们有需要修补
的衣服，就统一登记后放在保安室，等我下班
时拿回去。我修补好衣物后还是放在保安那
里，由老人自行取回。这样的安排，既方便了
老人们，也让我轻轻松松就做了好事。
如今我们的“学雷锋缝纫小组”已顺利运

行半年。我只不过是利用闲暇做点力所能及
的小事，却收获了数不清的称赞和微笑。我还
由此结识了好几位亲切的邻居：周末无事，邻
居阿姨会来家里指点我烧小菜。邻居老伯家
里的藏书随我借阅……亲切的邻居们让我感
受到了久违的街坊情谊，就是小时候住在弄
堂里的那种感觉。

燕
双
飞

任
大
星

! ! ! !似乎有点滑稽。我这个已经虚龄八十八岁的耄
耋老头，最近在睡梦中突然莫名其妙地大唱童稚时
代唱过的一只老歌：《燕双飞》。我在那里唱得感
情非常投入，唱到最后几句歌词时竟至声泪俱下；
醒来后两只眼眶里还噙满了热泪，很有点自作多情
的痴态。
这支《燕双飞》的老歌，是我七八岁时由我大

哥教会我唱的。大哥每次遇上假期回到家里来，总
爱拉着我一头钻进书房，在风琴上弹奏这只歌的曲
调，一边教我学唱这支歌，一遍又一遍地唱上大半
天。结果，他给我教得多了，就这样一字不差地教
我唱会了这支歌。在这同时，我还偷
偷学会了像他那样弹奏风琴，弹奏的
也总是这支歌的曲调。过了一年多，
也许是熟能生巧，这支歌的全部曲
调，我在风琴上闭着双眼也能弹奏得
“得心应手”，真正到了“滚瓜烂熟”的
程度，最终就成了我在亲友们面前卖
弄“才艺”的“首选保留节目”，直至长
大成人。
《燕双飞》的歌词完全是用文言文

写成的，很像宋代文学家们所写的词。
虽然大哥给我作过详细的讲解，实际上那时候我只
能说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但在这“一知半解，似懂
非懂”中，却也使我感受到歌词通过对一对燕子的书
写，所描绘的景物和情感，有多么的美好动人，如诗
如画啊！
正因为如此，到了现在，差不多有八十个年头过

去了，我却仍然能够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我记忆中的《燕双飞》老“版本”，全文如下：
燕双飞!画栏人静晚风微∕记得去年门巷!风景

依稀!绿芜庭院!细雨湿苍苔∕雕梁尘冷春如梦!且

衔得芹泥!重筑新巢傍翠帷∕栖香稳!软语呢喃话夕

晖∕参差双翦!掠水穿帘去复回∕魂萦杨柳弱!梦逗

杏花肥!天涯草色正芳菲∕楼台静!帘

幕垂!烟如织!月如眉∕其奈流光速!

莺花老!雨风摧!景物全非∕杜宇声声

唤道"#不如归$ %

我怕我记忆中的老“版本”未免有
误，于是，出于好奇和好玩，我在网上试着搜索了一
下这支歌的有关信息条目。令我万分高兴的是，很快
搜索到了有关《燕双飞》的不少信息条目。其中不仅
有全部歌词，而且还有整只曲谱。我认真浏览了好多
遍，发现有的网友提供的歌词，和我记忆中的歌词，
除了个别的用词有点出入外，大体上都是相互一致
的；特别是带有整只曲谱的那个歌词版本，与我记忆
中的可以说全都相同。这就让我敢于相信，我小时候
大哥教我唱的《燕双飞》，不论是歌词还是曲调，应该
说肯定不会错到哪里去。
我真得好好感谢互联网这个高科技的信息传播

平台。它不仅使我核对了《燕双飞》这支歌的歌词和
曲谱，还让我知道了这支歌的来源、出处和作者等
等。原来它是 %&)$年由天一电影公司拍摄的故事片
《芸兰姑娘》的插曲之一，词作者和谱曲者均为高天
栖，主唱者为当时的电影明星、被评选为电影皇后第
二名的陈玉梅。《燕双飞》这支歌曾由百代公司灌制
成唱片，并在当时社会上流行一时，后来还被入选
《中国电影百年经典歌曲》和《早期流行歌曲集萃》等
选集出版。
我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原来，八十年前的流行歌

曲，歌词竟能写得如此优美，如此富有生活情趣和艺
术意蕴，以至使我这个对某些流行歌曲曾经抱有某
种成见的老顽固，居然也
会成为它众多忠实歌迷中
的一员，如痴如醉地唱了
一辈子，直至今天还会在
睡梦中声泪俱下地“大唱
特唱”！
是的，真正的艺术美

是永远不会被湮没的！“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读徐茂平油画
岛 人

! ! ! !在上海的画家中，徐茂平就像一个独行侠，很多
年来，他锲而不舍地在自己的画室中探索艺术的真
谛，寻找并开拓着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喧嚣功利的世
风中，他甘于寂寞，保持着艺术家的尊严，一步一个
脚印地追求着自己的艺术理想。近日在浦东图书馆
看他的画展，很多人面对他的作品发出惊叹：在上
海，还有这样的画家！

徐茂平的油画，以丰富的色彩，恢弘的气韵，展
现出独特的风格
和耐人寻味的内
涵。他的创作风
格，在具象和抽
象之间，看似抽

象的画面中，意象缤纷，涵义幽邃。他
有非常坚实的写实功底，但他不满足
于一般的具体描绘，他将构思中的物
象和意境，融化在波涛迭起的色彩中。
他的作品色彩层层叠叠，变化无穷，却

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也不是故弄玄虚的炫技，面对
他的作品，能感觉到色块和线条的自由律动，犹如交
响乐在天地间回旋荡漾。有人称他的油画为“色彩的
交响乐”，是很形象的比喻。
他的油画，让人联想起一些大师的作品，譬如毕

加索、米罗、赵无极，但很显然，他和这些大师的作品
又不一样，在斑驳绚烂的色彩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
中国画家推陈出新的风格。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
浩瀚的天地山川，捕捉瞬息万变的奇妙天籁，也追溯
中华历史的古老源头，画家的情感和思索，自然顺畅
地融汇在汹涌而来的色彩意象之中。站在他的油画
前，我很自然地想起远古哲人的诗句：“天地氤氲，万
物化醇”，“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题酬二首
徐天一

! ! ! !题冯其庸先生 !瓜

饭楼丛稿" !

杂花生树忆当时!

杨柳轻摇碧玉枝& 水漾

太湖千顷念! 月悬锡岭

一帘诗& 牛羊吹去箫中

怨! 瓜饭煮来锅底饥&

九十梨花犹泼雨! 春山

一剪翠眉低&

酬郑欣淼先生惠赐

!陡高集"

者风者雨者华篇!

鲜水飘来万里烟& !望

里云天蓝净净! 思边笠

泽碧潺潺& 但沽稞麦滋

霜岁! 好梦花儿漫雪莲&

恐负峥嵘诗一册! 拼将

涩句谢婵娟&

"瓜饭楼为冯先生
斋号。!青海别称鲜水。

不二
李冬梅

! ! ! !九华山一座寺庙的后院
里，有一侧门，门楣上写着
“不二门”，狭窄的山门因此
醒目。门紧闭着，站在高处，
墙外幽谷翠竹依稀可见。我

想，不二门外，定然是大好风景。不过，行程匆匆，我也
无暇，遂与“不二门”擦肩而过。
“不二”，其实是佛学术语，本来，“不二法门”是指

对事物认知的最高境界。当然了，“不二”，还有一层含
义，就是“不变心，专一”，这是我崇尚“不二”的真正内
涵，我喜欢“唯一”的感觉。

不二，不独是感情事，其实，人生在
世，凡事可以有“不二”心，专心而为，必
定是无往而不前的。
“不二”，我觉得更是一重境界。

! ! ! !明日请看一篇

!#我在大学等你$"

绿色水乡 %抽象画& 徐茂平

屋顶的夜
鲍尔吉'原野

! ! ! !夜是什么？
首先它不是一个对时

间的描述。时间是穿过夜
与昼的钎子，既不是日，
也不是夜。夜是光线缺
席？也不是。人们所说的
光指太阳光，它只是光的
一种。夜里亮起一
盏灯，照亮墙壁和
书本上的字。但夜
还在，灯光撵不走
夜。
夜像太阳和露水，每

夜来到人们身旁，来到草
的身上，站在大路两边。
夜色为眼睛而不是手而存
在，手摸不到夜的身体，
夜在人的眼里像漆黑的金
丝绒，像山峦，像典雅的
雾。
月亮从东山俯

瞰山路，夜藏在鹅
卵石和树干的背
后。夜没有影子。
烟囱和院墙的影子
是月亮的随从。无月之
夜，夜把丝线缠在每一根
树枝上，让黄花和蓝花看
上去像一朵朵灰白的花，
让人感到狗看东西的局
限———狗的视网膜看不到
彩色。夜站在山坡，跟松
树并排站立，看公路睡眠
的表情。
夜没在河里，夜进入

不了水。夜看见无数大河
在峡谷奔跑，像一条条宽
阔的道路，且平坦。河水
没被夜色染黑，不像草和
树，它们每一夜都穿上夜
送来的睡衣。

喜欢夜的不光是小
偷，还有猫和猫头鹰。猫
在夜里走路舒服，毫不费
力地上房和上树。夜对猫

头鹰来说是巨大的游泳
池，被染成黑色的空气是
池里的水。猫头鹰每夜游
过十几个街道，体验有氧
运动。
有几次，我后半夜在

大街上走，遇到了更多的

夜。它们站在玻璃幕墙的
大厦的边上，趴在没竣工
的楼房窗台上向外望。被
月光漂白的草坪下面，潜
伏着夜的碎末。我在马路
中央的双黄线上行走，谁
都没走过。我大声唱歌并
朗诵，没人阻止你，路灯

躬 身 聆 听 。 我
说———夜！叫上去
像是———耶！再说
一遍“夜”还像
“耶”。在这么好的

夜里人们为什么执迷不
悟，钻进被窝里睡觉呢？
昨晚，夜来自一个未

知的地方。那个地方如此

之大，可以装下密密麻麻
的夜。黎明前，夜悄无声
息地撤离，干脆利落，没
给白天留下哪怕一小片条
缕。它们撤退，以吸铁石
的方法集结，所有的夜被
吸入一个折叠的口袋。

夜站在屋顶，
像一层庄稼，风吹
不散，它们认得每
一片瓦。夜在瓦的
下面作上记号，第

二天看一下有没有虫子爬
过。

钻入屋子里的夜安
静，能忍受鼾声和难闻的
酸菜味，它们在床上、桌
上随便睡下，熟悉人的气
息。外面的夜高大，监管
着每一颗星星的位置，校
正星座与地面的数据。
夜在哪里休息？绵绵

不断的夜趴在花朵下面和
向日葵脸盘子上打盹。夜
走过昼的日光走过的所有
路。夜知道所谓人生历史
与时间的背面都贴着一个
标签，上面写着：“夜”。
夜比昼更享有恒久。


